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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国外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明显增加，由于苏
东剧变而陷入沉寂的马克思主义显现出复兴的迹象。这种复兴背后有西方左翼学者的身影，他们在
驳斥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。面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，国外一些左翼
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，指出利润率下降是主要因素，以此区别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解释路

径；面对资产阶级右翼对资本主义替代制度的怀疑，左翼学者认为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仍然

值得期待，仍然是我们要努力达到的彼岸。通过分析可以发现，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过时，反而在新
世纪展现出了独特的理论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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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对于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来说，马克思主

义的当代价值都是一道必答题。反对者试图否认
马克思主义与时代之间的共振关系，以将其局限

于特定的时代，而支持者则需要论证马克思主义

仍然在场。客观而言，生发于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
义，在当时的欧洲远谈不上处于显著地位，在全

球也没有多少影响力；进入 20 世纪，马克思主义

才以燎原之势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，在对于该世

纪的政治和知识格局的塑造上，马克思主义的贡

献超过其他任何政治思想[1]12，但随着世纪末的连

锁崩溃，20 世纪似乎又是一个埋葬马克思主义的

世纪。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同步，能
够不断回应时代课题，进入 21 世纪后，面对 20

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，面对反对

者抛出的“过时论”，面对不断被指责的未来社
会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？它能否在新世纪摆

脱苏东剧变的低迷而焕发生机？这些成为本文要

探讨的重点。

一、马克思话语的复兴

近年来，一些反思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论述

和观点相继问世。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伊格尔顿的
《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》一书，在书中，作者针对 10
种常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进行了反驳，捍卫马

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。他指出：“人类不断异化，社
会生活愈发‘商品化’，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、攻击
性、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，
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：要对上述

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

的积淀。”[2]4 伊格尔顿的观点在国外左翼群体中并
非孤例，伴随着金融危机，“马克思的复仇”“马克思
归来”“马克思是对的”“怀念马克思”“马克思的拯
救”“回到马克思”等表征马克思当代影响力的话语
活跃于各类学术刊物和媒介之中。
塞浦路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塔维洛斯·托姆

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“新世纪以来国外左翼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认识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
63182045）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新世纪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及其借鉴价值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6CKS033）阶段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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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佐斯(Stavros Tombazos)在《马克思的时代》中指
出，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，马克思的幽灵复仇般

地回到公共领域的前线，这一点也不意外。他认
为，除了其经济和社会后果之外，这场危机也在语

言学领域肆虐，表现在“‘自由市场’再次变成‘资
本主义’，而‘国际关系’常常被称为‘帝国主义’，
‘社会冲突’有时变成‘阶级斗争’。今天谁还敢说
‘市场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以造福于社会’，或者
声称‘私有化’必然让国有企业更有效率”[3]xiii。他指
出，我们断裂和离心时代的文明危机已经开启了

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社会斗争时期，其结果不可

预料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（尤其是
《资本论》）是必不可少的，它不能使我们预测未
来，但却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危机的性质和

详细说明它的进程，以更有效地参与当前和未来

的斗争。
同托姆巴佐斯一样，默斯托和霍布斯鲍姆等

学者都看到了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独

到之处。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理论专业的客座教
授马塞罗·默斯托（Marcello Musto）指出，柏林墙倒
塌后被宣布死亡，现在马克思再次成为广受关注

的焦点，他的“复兴”是以其持续解释当前现实的
能力为基础的；实际上，他的观点仍然是理解和改

变现实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。面对资本主义社
会的危机和普遍存在的深刻矛盾，1989 年后被草

率忽略的这位作者再次被关注和询问。[4]4 英国马
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埃里克·霍布斯鲍姆指出，虽然
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已经过时，一些论述不再被人

接受，但马克思的分析仍然具有许多有效和有意

义的核心内容。其中包括两个：第一个是对资本主
义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全球动力和摧毁挡在它面

前的一切的能力的分析。第二个是对资本主义通
过制造内部矛盾实现增长的机制的分析。[5]12

即使非马克思主义者，也试图运用马克思的

基本理论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，从而为有效施救

提供药方。罗纳德·德沃金（Ronald W. Dworkin）在
《马克思来救援》中指出，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并无
先见之明，但其社会学表现良好，“当我们考察政
府和大企业的异常渗透，一个扭曲的资本主义政

治经济学产生劳动异化和孤独的方式，以及它如

何以同样的方式改变爱和家庭时，我们发现马克

思的观点仍然是有洞见和富有启发性的”[6]。在另
一本著作《卡尔·马克思如何能拯救美国资本主
义》，德沃金虽然站在了拯救资本主义的立场上，
认为“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所能看到的最大的
财富发动机；截止目前，相比于其他的制度，它为

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标准”[7]3，但他对马克
思的价值赞赏不已，试图用马克思的思想解释当

前的资本主义新变化并予以纠正。当然，左翼必须
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赞许和吹捧保持警惕，克里

斯蒂安·福克斯和文森特·莫斯可一语中的地指
出：“资产阶级报刊企图通过将马克思诠释为资本
主义新的救世主来限制和扼制他的理论。”[8]3

二、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仍然没有超出
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范畴

马克思主义的兴衰经常与一些重大事件联系

在一起，以 20 世纪为例，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，以

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蓬勃发展，

而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又导致马克思主义陷入困境。
所以，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不啻

为重新返回学术舞台和赢得民众关注的一个重要

契机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一项对东德民众的调查发现，
危机爆发后，52%的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“不合
适的”，而 43%的人说，他们想要社会主义回来。[9]

面对威胁全球毁灭的大衰退，如何对其做出

令人信服的解释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

权，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

出了不同的解释。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查尔斯·
德伯认为，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工

人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造成的。他论证说，美国
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十年停滞不

前，甚至有所下滑，表现在：1972 年 20.06 美元，

1979 年 18.76 美元，1993 年 16.82 美元，2008 年

18.52 美元。面对萎靡的实体经济体，大公司转而
进行金融投机以赚取更多利润，他们为工人设计

了扩大的信用制度，刺激他们买更多的房屋和汽

车，将他们引入难以承受的债务漩涡中，从而引发

了大衰退。[10]67-68 同德伯的观点类似，市场社会主义
的代表人物大卫·施韦卡特也强调，资本主义是生
产过剩危机，但这种过剩“不是相对于人的需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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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望过剩，而是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的过剩”[11]140。
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德鲁·克莱曼
（Andrew Kliman）指出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

根本原因在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客观经济事

实。克莱曼认为，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和更大的投机
行为之间的联系是：资本家并不会让他们自己去

接受现在已经降低的平均利润率（他们想要保持

较高的利润率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偿还他们的债

务）。因此，他们参与新的资本投资和新的冒险活
动，以确保获得某些额外利润。与加剧的投机行为
和不断下降的收益率联系在一起的过度杠杆导致

大量的债务无法被偿还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，而金

融危机正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。[12]

鉴于全球危机的灾难性和破坏性，人们不禁

要问：人类社会未来有可能消除重大的经济衰退

吗？施韦卡特指出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，在雇佣劳

动制度下，工人工资既构成生产成本，又是有效需

求的来源，资本家为了利润必然压低工资，这样必

然导致消费不足，所以，资本主义框架内，危机无

法根除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借助政府的管制可以消
除危机。但克莱曼认为，这只可以延缓危机，而下
一场危机的延缓意味着经济通过过度的借贷而更

加虚假和不可持续地膨胀，因此，当债务泡沫破裂

时，病症会更加严重。他认为，在可预测的未来，资
本主义相比于以前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，越来越

容易发生危机。具体有 3点理由：一是正如美联储
主席本·伯克南所看到的，我们不可能消除所有的
危机，一个不断发展和有活力的经济要求一个能

够将可得的存款有效地借贷给家庭和公司的金融

体系，而提供贷款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冒险。二是资
本主义社会存在大而不倒（too-big-to-fail） 的问

题，并产生了相应的道德危机。在 2008 年危机以
前，政府是否支持所有重要的机构，尤其是大型的

金融机构，答案并不明确，但政府后来的救市行为

表明了其立场，它传递出的信号是：一个企业规模

只要足够大，在遇到困难时政府就不会轻易任其

倒掉，这无疑会助长他们的冒险行为。[13]185 三是马
克思的危机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下不可能消除

重大的危机，因为这些危机不是由一些能够被消

除的同时又保持系统毫发无损的因素引起的。马
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表明，危机是实际

生产和产品价值之间矛盾的结果，这内嵌于资本

主义的功能中，因为随着实际生产率的提高，商品

的价值必然下降，继而引起价格和利润率下降，而

这间接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。[12]

当然，并不是说人类社会对经济危机束手无

策。在克莱曼看来，消除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废除
“价值”的生产，将生产的目的转为满足人的需要，
而不再以积累更多“价值”为目标，但这显然已不
再是资本主义社会。

三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仍值得期待

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：一

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；二是对未来社

会的憧憬和想象。前者为马克思赢得了广泛的声
誉，尤其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刻剖析，就连非马克思

主义者也钦佩不已；但是，后者却饱受指责，想象

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经常被斥之为乌托邦。
所以，剖析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成为捍卫马

克思时代性的一项重要课题。
美国左翼专栏作家布兰恩·琼斯（Brian Jones）

在系列短文《马克思回来了》《马克思成为一位马
克思主义者》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愿景》中展示了
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想象。他指出，在世界范围内
成千上万的人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寻求

赢得一个没有贫穷、压迫和战争的不同类型的社
会。那一有希望的假设———即一个不同的世界实
际上是可能———解释了为什么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在
销量上唯一可以和《圣经》相媲美的一本书。[14]卡
尔·马克思被谴责为一个乌托邦梦想家，但在琼斯
看来，真正的空想主义者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

义者，他们梦想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，并为此勾画

了缜密的计划（极其详细的工业、教育和社会生活
蓝图）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个将社会主义从云
空中拽下来的人，并且将其置于一个现实世界的

科学基础，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理想，而是现实。琼
斯指出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将确切像什

么的问题上没有勾画多少内容，因为社会主义本

身就不是两个人在屋子里就能决定的，重点是“多
数人”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蓝图来重塑社会。他指
出，未来社会具体包括：可以给予每个人提供免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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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医疗保健，可以给每个人以居住之处，可以给每

个人提供食物，可以给人们真正休闲的时间，这样

可以陪伴朋友和家人，去旅游，或追求其他的兴

趣，等等。[15]

在对未来社会的构建过程中，苏联模式是挥

之不去的梦靥。如果无法厘清苏联模式与新社会
之间的关系，后者将不可能值得期待。爱尔兰都柏
林城市大学教授罗纳尔多·蒙克（Ronaldo Munck）
就试图在批判苏联模式的基础上，把握马克思的

本真思想。他指出，以前只要有人提及“后资本主
义”生活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空想者，但今天存在
一个深刻且广泛的认识：资本主义正在达到其极

限。他指出：“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是一种普遍的
意识，即资本主义具有危机倾向性，它不是长生

不灭的，可以就后资本主义生活进行严肃的发

问。”[16]207 蒙克认为，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时代的
观点是务实的，不是建在空中楼阁之上，他没有

把一些乌托邦的未来强加给无产阶级，而是他想

要这个阶级构建它自己的未来。在蒙克看来：“社
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远不是废除私有财产或

者市场那么简单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后生活的

设想的核心内容是其激进的自由概念，在那里，

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消除一切约束他们自治权

的条件。如果自由联合生产者想要创造一个胜过
资本主义的社会，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关系必须

被超越。”[16]209

尽管苏联模式因为采取计划经济而崩溃，但西

方左翼学者在设计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时，并没有

集体倒向市场，一些学者设计的蓝图仍带有传统社

会主义的影子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亚历克
斯·卡利尼科斯（Alex Callinicos）就坚持将计划经济
作为社会主义新方案的核心，只是不同于苏联模

式，在这种全新的经济协调机制下，资源的分配

和利用将是在民主决策程序（以少数服从多数为

核心）的基础上集体作出的。[17]122-124 爱尔兰学者克
兰·艾伦也沿着传统社会主义的轨道设计未来制
度，在《马克思及其资本主义替代》一书中他详细
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经济概貌，具体包括 3

点：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，所有的大公司必须由国

家控制，并且以集体的方式经营。二是实行工人的
自我管理。三是用计划代替自由市场。[18]149-164

四、启示

第一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一个不断被其

反对者质疑同时又被其支持者辩护的问题。对于反
对者来说，马克思主义是“洪水猛兽”，是人类进步
的障碍，他们往往诉诸两点：一是在理论上，马克思

所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和宗教，提倡阶级斗争和暴力

革命，实行计划经济，废除雇佣劳动等都不切实际，

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；二是在现

实中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现糟

糕，出现了个人崇拜、肃反运动、压制自由等非人道
的问题。对于支持者来说，他们不仅需要解释马克
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当性和时代性，还需要为前人

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差错辩解，需要撇清“现
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”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
关系。从当前争论的态势来看，反对者明显占据着
上风。虽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对马克思抱有好
感，但他们只是站在拿来主义的立场上，试图从马

克思那里寻找解释现实问题的答案，或者将其作为

向资产阶级统治者施压的手段。所以，对于支持者
来说，为马克思辩护任重而道远。
第二，从真理的相对性来看，马克思主义经典

作家的一些思想、观点和认识受制于时代局限性，
从 21 世纪的视角来看，确实过时了，不再具有指

导实践的意义，只有史学研究的价值，这符合马克

思主义对真理相对性的认识。如果一味地将马克
思主义包装成包罗万象的真理，反而容易作茧自

缚，败坏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部分。另一面，从真理
的绝对性来说，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脉络以及当

时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分析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

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基本观点、方
法和规律是不以时代变化为转移的，包括对资本

主义秘密的揭示，创立的社会分析方法，对人们感

知现实的方式的改变等[19]2-3，它们是解释和改造客

观世界的绝对真理。这些绝对真理是马克思主义
的精髓，吸引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的目光。
第三，马克思主义永葆时代性的方向在于在

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，而不是因循守旧、固步
自封。理论创新不是背叛马克思主义，而是在经典
作家开创的问题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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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寻找答案，开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境界。
理论创新的主体有两个：一个是西方左翼中的有

识之士，面对无法解释的社会现实，他们在理论上

求助于马克思，其中有一些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坚

定信仰者；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

家，这些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

发扬光大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来说，前者
固然重要，因为西方左翼学者的立场相对公允，意

识形态干扰较少，更容易令人信服；但后者的作用

和影响更大，因为糟糕的社会主义实践容易让民

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，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

誉。鉴于此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，如果
在生态治理、消除贫困、人权民生、对外关系、全球
责任等领域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，无疑是马克思

主义在当代最好的宣言书。
第四，21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。只要资本
主义仍在发挥作用，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冲突和危机

就不会中断，经济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，生态恶化

现象也不可能根本扭转，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退出

历史舞台。相比于过去的世纪，21世纪初虽没有两
次世界大战和大衰退的机遇，但有自身的几点优

势：其一，经过 100 多年的理论互动，马克思主义已

经与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等学科相互渗透
融合，成为这些学科无法避开的理论资源和素材，

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无处不在；其二，经过 20 世

纪的试错，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足够

的教训，能够更加稳健和理性，可以少走弯路；其

三，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

相对淡化，为后者的发展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；

其四，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

律，在新世纪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，资本主义社

会内部的矛盾会更加尖锐，人类的异化现象会更加

严重，对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也会更加迫切。所以，可
以乐观地预计，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不仅不会消

失，反而会充分彰显其理论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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